[bookmark: _GoBack]栏目名称：时政好文分享
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原创  国研中心发展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改革创新，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一、深刻领会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和发展了既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又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大动能和显著优势。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从跨越高收入门槛国家的增长历程看，还是从国内发展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看，我国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水平，需要加快形成增长新动能和竞争新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该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要保持在合理水平。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转轨国家，长期以来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国内市场快速扩张和国际市场持续开拓，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持续高增长后，我国土地等存量资源被大量占用和消耗，环境容量约束加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技术引进的空间和难度显著上升，依靠要素大规模投入的传统增长动能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持续快速的工业化也为我国带来完备的产业体系、较强的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庞大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我国需要也有条件更多依靠产业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要素优化配置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现代化向纵深发展，需要形成前沿拓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依托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纷纷加大关键领域的布局，抢占发展制高点。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实力明显提升，新技术应用场景丰富，在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一。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我们逐步将跟随、模仿式创新更多转向原始创新，注重前沿开拓能力的培养，依托人才基础、产业基础和超大规模市场，在新领域新赛道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应对“双碳”约束、推动可持续发展，需要形成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动能新优势。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党中央作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高速增长阶段面临大量基础建设任务，同时又受制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应结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近年来，我国坚定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利用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在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并为全球低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23年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增长了29.9%。截至2023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约占全球的40%。需要看到的是，绿色领域技术进步速度快、产业更替周期短，不少领域的技术路线仍未稳定、商业化条件还不成熟，比如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还未能大规模市场化运行，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我国仍然需要巩固优势地位，持续塑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动能新优势。　　
提升经济发展安全水平，需要塑造适应新发展格局要求的新动能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和国际经济循环。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7%左右快速上升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近40%。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增加了我国在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中的风险。适应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和外部经贸环境变化的新形势，提升经济发展安全水平，迫切需要塑造更多依靠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新动能新优势，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二、深入落实改革任务，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健全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举措。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也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还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目前，我国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在《科学》杂志评选的最近10年100项突破性进展中，我国仅贡献了5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不完善，高素质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仍然面临制度堵点、卡点。要落实《决定》的相关部署，提升基础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完善战略科技力量的供给组织机制；实施一批战略性技术攻关项目；制定完善促进元宇宙、人形机器人、生命科学、深海深空等领域创新应用和市场培育的政策；建立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引进体制机制，探索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的科技成果权益分配体制机制。
完善要素市场制度，促进知识、技术、数据等新要素加快培育、优化配置。新要素是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新要素的累积和生成可以突破传统时间和地域限制，具有爆发式增长特性和顶端优势的竞争特征。根据数据研究机构PXR研究所的报告，全球范围内创建、捕获、复制和消费的数据量从2010年的2泽字节（ZB）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64.2ZB。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181ZB。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全球以“数据”为燃料、人工智能为基础新创造的经济活动将达到13万亿美元，其影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通用技术。我国新要素的生产、流通、配置过程中仍存在技术标准不统一、算法责任界定标准不健全、数据产权不清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突出问题。要按照《决定》要求，充分把握新要素的经济特性，加快完善相关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快培育全国统一的技术、数据等新要素市场。创新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破除平台企业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新业态新领域发展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发展环境。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领域正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新焦点。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过去10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投资增长了13倍。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呈现出更强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对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构建提出新挑战。市场基础制度的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的速度和健康程度，各国在资金投入之外也高度重视制度竞争。目前，我国新业态新领域发展面临行业准入规则不明确、审批检测认证制度不健全、招投标领域存在隐性壁垒、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加快落实《决定》部署，适应新业态新领域早期发展阶段的规律性要求，科学设定准入门槛，保持适应性和弹性；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构建长期、可持续、可预期的投入机制；健全企业破产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为加快新业态新领域的发展创造更包容的制度环境。　　
适应发展阶段转换要求，加快完善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随着发展水平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现代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质量不高、结构不优，但发展潜力较大。202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为54.6%，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低约15个百分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30%左右。我国生活性服务业面临有效供给不足、便利共享不够、质量标准不高等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深入落实《决定》部署，加快完善支持医疗、养老、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提高生活服务供给的多样化、便利化、品质化水平；支持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探索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基建新优势。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时代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技术安全标准不一致、设施连通性不足、监管制度不完善、建成设施使用率不高等问题。要按照《决定》要求，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规范和引导不同区域、不同领域新基建的规划建设，促进形成更加统一、安全、高效的新基建网络，增强新基建的网络规模优势；提高数据基础设施的共享性，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数据资源的作用；加快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培育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新动能新优势。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近年来，绿色低碳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欧盟、美国纷纷出台政策加快确立绿色低碳领域的比较优势。应对国际竞争，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加快培育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新优势。目前，我国在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也存在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财税政策、价格机制尚不完善，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机制、碳市场交易制度仍不健全等问题。要落实《决定》要求，强化产业绿色发展导向，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完善支持工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更新改造的政策；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
